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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«营造法式»中 ３ 的数理形式的
审美文化辨析

刘思捷

(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ꎬ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)

摘　 要:基于跨学科研究方法ꎬ通过统计分析发现ꎬ宋代建筑官书«营造法式»中ꎬ建
筑构件的材份数、尺寸、重量、功料等数据内容中数字 ３ 的使用频率较高ꎬ此外ꎬ书
中还大量运用了三分法ꎮ 从艺术审美、文化传统、哲学思想等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

下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渊源ꎬ并从审美动因、礼制动因和哲学动因 ３ 个维度对«营造

法式»中 ３ 的高频使用现象进行了分析ꎮ

关键词:«营造法式»ꎻ崇三现象ꎻ形式审美ꎻ礼制文化ꎻ哲学精神

中图分类号:ＴＵ － ８０　 　 　 文献标志码:Ａ

　 　 «营造法式»(以下简称«法式»)是北宋

时期由国家颁布并海行全国的一部建筑法

典ꎬ它不仅积累和提炼了我国上古时代至北

宋末年的建筑文化精华ꎬ作为朝廷颁布的建

筑法典ꎬ它还体现了我国古代统治者的意志

以及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审美与文化观念ꎮ
我国古代与制器、营造相关的研究具有

跨学科、多门类、综合性的特点[１]ꎮ 笔者采

用跨学科研究方法ꎬ在对«法式»中的数值进

行统计分析后ꎬ发现该书中 ３ 的高频使用现

象较为突出ꎮ 在我国古代建筑工程管理中ꎬ
为了提高效率ꎬ尽量降低数学计算的工作量ꎬ
而数字 ３ 的频繁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计

算难度ꎮ 与此同时ꎬ«法式»中大量运用了三

分法ꎬ存在许多 ３∶ ２ 或 ３∶ １ 的比例关系ꎮ 在

中西方文化史中ꎬ数学与哲学、建筑、艺术之

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ꎮ 笔者认为 «法

式»中 ３ 的高频使用并非巧合ꎬ是我国古代

制器造物思想与数文化在建筑实践中相结合

的体现ꎮ

一、«法式»中数字 ３ 的高频使用现象

为探究«法式»中数字的使用规律ꎬ笔者

统计了«法式»中涉及工程计算的长度、重
量、功料等数据ꎬ通过分析发现数字 ３ 的使用

频率较高ꎮ 虽然古籍在流传中会出现讹误ꎬ
然而«法式»的近现代研究已持续百年ꎬ学界

在校勘和建筑学研究领域成果丰厚ꎬ大量研

究成果证实了书中数字的使用具有合理性ꎬ
与部分唐宋辽金时期的建筑遗构的结构逻辑

一致ꎮ 因此ꎬ笔者认为«法式»的讹误率应当

较低ꎮ 然而ꎬ«法式»中数字 ３ 的高频使用现

象不太符合我国古代工程计算的常规ꎬ因此ꎬ
具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ꎮ
１.数据统计

本研究统计对象包括:«法式»“制度”中
材份制和营造尺标准下ꎬ涉及工程计算的长

度、重量等数值ꎻ“功限”中的长度、重量、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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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和数量等数值ꎻ“料例”中的长度、重量和

数量等数值ꎮ 由于部分数字不涉及工程计

算ꎬ因此未被囊括ꎮ 例如ꎬ华文十一品中的数

字 １１ꎬ每头以四瓣卷杀中的数字 ４ꎬ四阿殿九

间以上的数字 ９ 等ꎮ 在统计中ꎬ以“照壁屏

风骨”为例ꎬ其载“额:长随间广ꎬ其广一寸ꎬ
厚三分五厘” [２]ꎬ则记录下数字 １、３、５ꎮ 根据

«法式»中“锯作制度”的要求ꎬ解割木料时需

要根据构件尺度进行计算ꎬ因此数字 １、３、５
的使用频率应该予以统计ꎮ 基于上述方法进

行数据统计ꎬ按照使用频率的高低进行排序ꎬ
用 Ｒ 语言的 ｔａｂｌｅ 函数对数字使用频率进行

统计ꎬ再用 ｓｏｒｔ 函数进行降序排列(见图 １)ꎮ
根据上述分析过程ꎬ得到«法式»中的数字使

用频率ꎬ并取排名前 １０ 位的数字(见表 １ ~
表 ４)ꎮ

图 １　 «法式»中数字统计的技术路线

表 １　 «法式»中数字的使用频率

排名 数字 使用频率 / 次
一 １ ２ ０７４
二 ２ １ ２０２
三 ５ １ １１３
四 ３ ６６８
五 ４ ６０３
六 ６ ５２９
七 ８ ４７８
八 ７ ２９９
九 ９ １５４

表 ２　 «法式»“制度”中数字的使用频率

排名 数字 使用频率 / 次
一 １ １ １１９
二 ２ ７４２
三 ５ ６７４
四 ３ ４３２
五 ４ ３７０
六 ６ ３５３
七 ８ ２８０
八 ７ １８８
九 ９ ９２

表 ３　 «法式»“功限”中数字的使用频率

排名 数字 使用频率 / 次

一 １ ７６２
二 ５ ３５４
三 ２ ３５２
四 ４ １９１
五 ３ １８５
六 ８ １５９
七 ６ １３６
八 ７ ９０
九 ９ ５０

表 ４　 «法式»“料例”中数字的使用频率

排名 数字 使用频率 / 次

一 １ １９３
二 ２ １０８
三 ５ ８５
四 ３ ５１
五 ４ ４２
六 ６ ４０
七 ８ ３９
八 ７ ２１
九 ９ １２

２.数据分析

由表 １ ~ 表 ４ 可知ꎬ数字 ３ 的使用频率

在“制度”、“料例”和全书中均排名第 ４ꎬ在
“功限”中排名第 ５ꎮ 由此可见ꎬ数字 ３ 的使

用频率并不高ꎬ但结合古代工程计算实践来

看ꎬ这里数字 ３ 的使用频率实际是偏高的ꎮ
对上述数据的解读需要考虑以下两点:
«法式»中主要规定对象为基础构件或

材料ꎬ而非建筑单体的尺寸ꎬ因此 １ 作为最小

模数基础ꎬ其使用频率自然最高ꎬ在表 １ ~ ４
中数字 １ 均排第一ꎬ但对比意义不大ꎻ频率高

于数字 ３ 且有对比意义的数字为 ２、４、５ꎮ
在古代ꎬ无论长度、重量还是功的计算ꎬ

都运用十进制算法ꎬ因此负责营造的官员为

了简化运算ꎬ一般倾向于使用能够被 １０ 整除

的数值ꎬ这便是«法式»中数字 ２ 和数字 ５ 使

用频率相对较高的原因ꎬ数字 ４ 同样可以被

２０ 整除ꎬ使用频率排在中间位置ꎮ 然而ꎬ数
字 ３ 的使用增加了计算复杂度ꎬ根据统计数

据显示ꎬ数字 ３ 的使用频率仅次于数字 １、２、
５ꎬ多次高于数字 ４ 的使用频率ꎮ 综上所述ꎬ
在«法式»中ꎬ用于工程计算的各数值中数字

３ 的使用偏好较高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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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«法式»中的三分法

«法式»中数字 ３ 较高的使用偏好并非

偶然ꎬ通过观察还发现ꎬ书中大量运用了三分

法ꎬ呈现出不少 ３∶ ２ 和 ３∶ １ 的比例ꎮ «法式»
中最为著名的 ３∶ ２ 的比例是材份模数制中材

的断面广厚比ꎬ其最惊人的地方是ꎬ３∶ ２ 十分

接近从圆木中锯出抗弯强度最大的方料截面

数值[３]ꎬ符合现代材料力学原理ꎬ有很多学

者对这一比例进行过考证与研究ꎮ
然而就«法式»全书来看ꎬ三分法的案例

还有很多ꎬ尤其是使用范围不局限于结构性

构件ꎮ 例如:和雇人计功为军工的 ２ / ３ꎻ昂栓

下部插入栱身 １ / ２ 或 １ / ３ 的位置ꎻ梭柱之法

是先将柱分为 ３ 份ꎬ最上面部分再分为 ３ 份

进行不同程度的卷杀或斜杀ꎻ大角梁从头向

下斜杀 ２ / ３ 的长度ꎻ殿阁楼台的举屋之法和

簇角梁之法都是先分为 ３ 份ꎮ
另外ꎬ“壕寨制度􀅰筑基之制”中碎砖瓦

石札与土的比例为 ３ ∶ ２ꎮ “石作”中殿阶基、
压阑石、地栿土衬石、流盃渠和卷輂水窗ꎬ均
有长 ３ 尺、广 ２ 尺石段ꎮ “小木作”中不仅许

多名件使用了广厚比为 ３∶ ２ 的方木构件ꎬ还
有不少关于比例的表述ꎬ如“三分中取一分

为心卯”“长入子桯之内三分之一” “随其厚

三分ꎬ以一分为卯” “令上下入子桯内ꎬ深三

分之二” [２]等ꎮ “瓦作制度”中结瓦做法涉及

在 瓦下铺仰放的瓪瓦ꎬ上压 ４ 分ꎬ下留 ６
分ꎬ散瓪仰和[２]ꎬ即 ３∶ ２ 的比例关系ꎮ

在与形式艺术关系最密切的“彩画作制

度”中ꎬ３∶ ２ 的比例使用更多ꎬ例如:“总制度”
中“用青淀和荼土刷之ꎬ[每三份中ꎬ一份青

淀ꎬ二份荼土]ꎮ” [２]ꎬ即在颜料配置中使用

３∶ ２的比例ꎮ “衬色之法 ∶ 青ꎬ以螺青合铅粉

为地ꎮ [铅粉二份ꎬ螺青一份]ꎮ” [２]ꎬ即总量

与铅粉的比例为 ３∶ ２ꎮ “五彩遍装:内施五彩

诸华间杂􀆺􀆺外留空缘ꎬ与外缘道对晕ꎮ
[其空缘之广ꎬ减外缘道三分之一]ꎮ” [２] 即外

缘道与空缘比例为 ３∶ ２ꎮ “丹粉刷饰屋舍”中
记载: “耍头及梁头正面用丹处ꎬ刷望山

子ꎮ” [２]这里构件的高度与望山子的高度比例

为 ３∶ ２ꎮ
此外ꎬ各工种“功限”中也存在这一比例

关系ꎬ例如:
“营屋功限:􀆺􀆺 翅ꎬ三分中减二分

功ꎮ” [２]

“栱眼壁版:􀆺􀆺造作ꎬ一功九分五厘ꎬ
[若单栱内用ꎬ于三分中减一分功ꎮ]” [２]

“雕木作:􀆺􀆺搏枓莲华􀆺􀆺[􀆺􀆺如不

带枝梗ꎬ减功三分之一]ꎮ” [２]

“ 瓪瓦:􀆺􀆺青掍素白ꎬ比琉璃其功减

三分之一ꎮ 散瓦ꎬ大当沟ꎬ四分功ꎮ [小当沟减

功三分之一]􀆺􀆺系大箔ꎬ每三百领ꎻ[铺箔减

三分之一]ꎮ” [２]

“窑作:􀆺􀆺装素白砖瓦坯ꎬ􀆺􀆺[曝窑ꎬ
三分之一]ꎮ” [２]

限于篇幅ꎬ笔者仅列举了«法式»中的部

分三分法ꎮ 可见古人在进行长度、重量、功料

等的工程计算时ꎬ对于 ３ 的使用较多ꎮ

三、３ 的文化渊源

«法式»中与长度、重量、功料有关的数值

中ꎬ对数字 ３ 的使用频率非常高ꎬ且书中大量

使用了三分法ꎬ虽然这种现象具有特殊性ꎬ但
结合我国悠久的数文化来看ꎬ这一现象又具有

合理性ꎮ 就建筑艺术的观念范畴而言ꎬ崇三意

识主要涉及审美、礼制和哲学 ３ 个层面ꎮ 从形

式审美来看ꎬ３ 赋予形式以均衡感或稳定感ꎬ
如三角形或三足器物ꎻ从政治因素来看ꎬ３ 具

有礼制的象征意义ꎻ从思想层面来看ꎬ３ 属于

数量范畴ꎬ但同时具有哲学意义ꎮ
１.形式审美

我国装饰艺术历来重视形式ꎬ与 ３ 相关的

造型方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ꎬ原始彩陶艺

术中运用了大量的连续排列的三角形纹饰ꎬ
«周易»也是三画成卦ꎬ先秦器物中有不少采

用了三足造型ꎮ «考工记»中也出现过 ３∶ ２ 的

比例规定ꎬ如“舆人为车􀆺􀆺叁分车广ꎬ去一以

为隧” [４]ꎮ 法国著名美术史学家福西永[５] 指

出:“形式的生命赋予了所谓的‘心里景观’以
明确的轮廓ꎬ没有这种心理景观ꎬ环境的本质

特征对于所有分享它的人来说就是晦暗不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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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ꎬ难以捉摸的ꎮ”换句话说ꎬ传统形式语言与

时代的、民族的和地域的审美思想一脉相承ꎬ
这些内容构成了人们对形式审美的集体无意

识ꎬ受某种文化影响ꎬ人们往往对其产生共鸣ꎮ
针对我国传统形式文化中的崇三现象ꎬ著名文

化史学家庞朴[６]也认为:“很可能仍是先有了

尚三的观念ꎬ而后推广为三分物之一生的ꎮ”
«法式»中 ３ 的高频使用现象或许源于这一数

理形式的审美文化的沉淀ꎮ
«法式»中最为著名的三分法是材份模数

制中材的断面广厚比例ꎬ即 ３∶ ２ꎬ从形式审美

角度来看ꎬ这一比例非常接近西方造型艺术中

的黄金分割比ꎮ 材份模数制历来被认为是中

国古代建筑模数制技术的高潮ꎬ它的先进性和

价值主要体现在建筑管理方面[７]ꎮ 材与栔是

木料截面的面积单位ꎬ截面的广厚比例均为

３∶ ２ꎬ分°是长度单位ꎮ 因此ꎬ宋官式建筑的大

木结构中大部分构件的截面都是 ３∶ ２ 的比例

关系ꎮ 材、栔、分°使数千个构配件和组合件得

以统一与协调ꎬ实现了不同比例下复杂结构的

可控与简化ꎬ并且符合形式美法则ꎮ
同时ꎬ彩画作图样在纹样的组织关系上也

体现出与 ３ 相关的造型特点ꎬ例如三卷如意

头、簇三及三晕棱间装等[２](见图 ２ ~图 ４)ꎮ

图 ２　 «法式»彩画作图样卷中的五彩额柱

之三卷如意头

图 ３　 «法式»彩画作图样卷中的五彩额柱之簇三

　 　 此外ꎬ在小木作构件截面与砖石表面的尺

度、彩画装饰中缘道与构件的宽度比以及木构

件卷杀或斜杀的比例中ꎬ较多使用 ３∶ ２ 或 ３∶ １
的比例关系ꎮ可见ꎬ«法式»在形式审美层面ꎬ

图 ４　 «法式»彩画作图样卷中的青绿叠晕三晕棱间装

已渗透进崇三意识ꎮ
２.礼制象征

«法式»中 ３ 的高频使用以及大量使用三

分法源于它维护封建礼制的内在需求ꎮ «法
式»是宋代建筑礼制的重要内容之一[８]ꎬ将礼

制融入法律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大特色ꎮ
«法式»中礼制内容丰富ꎬ在形而上的思想层

面ꎬ开篇«进新修营造法式序»引«周易»大壮

卦以及«周礼»“正位辨方” [２]ꎬ即强调国家建

设须以宗庙制度为核心ꎬ围绕礼制进行ꎬ引“菲
食卑宫ꎬ淳风斯复” [２] 更是道出了北宋儒家试

图“复二帝三代”的以礼治国的政治理想ꎮ 李

诫在«进新修营造法式序»中试图说明ꎬ«易»
和«礼»产生于三代兴盛之时ꎬ三代的强盛正

是由于以礼治国ꎬ而«法式»的编著正是效仿

三代ꎬ以实现国家的强大ꎮ
在形而下的法条制度层面ꎬ«法式»呈现

出极为丰富的等级制度符号体系ꎬ包括八等材

份制对不同等级建筑体量的控制、装饰做法中

呈现出的繁简差异和色彩差异ꎮ 在«法式»
“诸作等第”一条中ꎬ针对各工种专门设定了

上等、中等、下等做法ꎬ以形式繁简落实政治纲

纪ꎮ «法式»的礼制属性是其崇三的重要原因

之一ꎮ
在古代ꎬ３ 具有象征礼制的符号意义ꎮ

«说文»曰:“三ꎬ天地人之道也ꎮ” [９] 这一说法

根源在«周易»ꎮ «周易􀅰系辞下»载:“易之为

书也ꎬ广大悉备ꎬ有天道焉ꎬ有人道焉ꎬ有地道

焉ꎬ兼三才而两之ꎬ故六ꎮ 六者ꎬ非它也ꎬ三材

之道也ꎮ” [１０] 这里的三象征着天、地、人三材ꎬ
«周易»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ꎬ都包含着“三材

之道”ꎬ阳爻称九ꎬ阴爻称六ꎬ也都是 ３ 的倍数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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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后ꎬ汉代董仲舒[１１]在«春秋繁露»中提出“王
道之三纲ꎬ可求于天”ꎮ 从宇宙论的高度确认

先秦法家提出的三纲秩序[１２]ꎮ 受他影响ꎬ东
汉«白虎通德论»载:“天道莫不成于三ꎮ 天有

三光日、月、星ꎬ地有三形高、下、平ꎬ人有三尊

君、父、师ꎮ” [１３]正式明确了“三纲”ꎮ 同时在礼

的伦理层面ꎬ«论语»中“三年之丧” [１４] 的说法

对我国古代封建礼制亦产生了深远影响ꎮ
受我国传统文化中 ３ 所代表的丰富符号

内涵的影响ꎬ３ 及 ３ 的倍数被广泛使用于具有

礼制或权力象征意味的建筑及其他器物形式

中ꎮ 例如ꎬ«周礼􀅰考工记»载:“匠人营国ꎮ
方九里ꎬ旁三门ꎮ 国中九经九纬ꎬ经涂九

轨ꎮ” [５]据«史记􀅰秦始皇本纪»记载ꎬ秦始皇

“数以六为纪”ꎬ如“符、法冠皆六寸ꎬ而舆六

尺ꎮ 六尺为步ꎬ乘六马” [１５]ꎮ 君王的居所ꎬ“君
之门以九重” [１６]ꎮ 这里数字 ６ 和数字 ９ 都均

是 ３ 的倍数ꎮ
３.哲学内涵

老子“三生万物”的哲学命题赋予了 ３ 深

刻的思想内涵ꎬ深深烙印于中华民族文化中ꎬ
也渗透在«法式»数文化中ꎮ

老子曰:“道生一ꎬ一生二ꎬ二生三ꎬ三生万

物ꎮ” [１７]这句话中一、二、三的具体指代老子并

未说明ꎬ尤其是关于“三”的内涵众说纷纭ꎮ
河上公将“三”解释为阴阳所生“和、清、浊”三
气ꎬ并进而生成为“天、地、人” [１８]ꎮ 这一解读

对后世注家影响深远ꎮ 例如ꎬ元代吴澄[１９] 认

为“阴阳二气合冲虚一气为三ꎬ故曰生三”ꎬ
奚侗[２０]指出“天地气合而生和ꎬ二生三也ꎬ和
气合而生物ꎬ三生万物也”ꎮ 高亨[２１]将“三”解
释为阴气、阳气的和气ꎬ体现一种辩证关系ꎮ
宋徽宗赵佶将«法式»海行全国ꎬ他也将“三”
理解为天、地、人ꎮ

然而ꎬ对于“三”的哲学意义还存在其他

解读ꎮ 王弼等[１７]认为:“有一有二ꎬ遂生乎三ꎮ
从无之有ꎬ数尽乎斯ꎮ”将“三”理解为宇宙万

物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ꎮ 作为延续ꎬ冯友

兰[２２]将“二、三”理解为万物的开始ꎮ 蒋锡

昌[２３]反对将“三”理解为和气ꎬ认为“老子一二

三ꎬ只是以数字表示道生万物ꎬ愈生愈多之

义”ꎮ 受他影响ꎬ陈鼓应[２４] 也以“生”来解释

“三”的内涵ꎮ
不可否认的是ꎬ“三”早已突破了一般意

义上的数量范畴ꎬ升华为一种“玄之又玄”的
哲学概念ꎮ 以抽象的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

“三”ꎬ已深深烙印于中华民族文化命脉中ꎮ
例如ꎬ«史记􀅰律书»曰:“数始于一ꎬ终于十ꎬ
成于三ꎮ” [１５]«说文释例»载:“然则凡数多者ꎬ
皆可约略而计以三也ꎮ 故知三也者ꎬ无尽之词

也ꎮ” [２５]都不将“三”作为具体数字ꎬ而是作为

一种抽象、无限的哲学概念来使用ꎮ 此外ꎬ«尚
书􀅰洪范»载:“五行:一曰水ꎬ二曰火ꎬ三曰木ꎬ
四曰金ꎬ五曰土ꎮ” [２６]可见“三”与“木”在文化

思想层面也有一定渊源ꎮ

四、结　 语

笔者从数据分析、比例使用以及传统文化

３ 方面分析了«法式»对数字 ３、三分法的使用

情况以及书中基于 ３ 的数理形式的审美文化

的由来ꎮ 本研究既涵盖了«法式»文本中的数

文化ꎬ也涉及书中虽未提及ꎬ但由该书所延伸ꎬ
且与其相关的数文化及哲学思想ꎮ 本研究具

有综合性ꎬ研究结果有助于建筑从业者更全面

地理解我国传统建筑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ꎮ
需要指出的是ꎬ«法式»是一部专业的建

筑法规ꎬ对于建筑用材的数值规定遵循了一定

的客观规律ꎬ以满足营造工程实践ꎮ 但是通过

数据分析发现ꎬ数文化对传统营造的深刻影响

可见一斑ꎮ 在我国古代思想家眼中ꎬ道与器表

现为辩证统一的关系ꎬ有分别但不相离ꎬ道指

导器ꎬ器显现道ꎮ 我国古代营造技术蕴含的深

刻文化内涵与哲学思想ꎬ仍有待今人去发掘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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